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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代埃及的一种特殊文献种类。古代埃及人相信人在死后还将继续生活在阴间。通过某些渠道，这两个世界之间可以互相联
系。因此，死者也可以感觉到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并且代表生者在阴间调解与他人的矛盾，在神面前为其辩护。在古王国时期就已
经出现了向死者请求帮助的《写给死者的信》，但保存至今的只有几十封。该铭文译文参见 Ｗ．Ｋ．Ｓｉｍｐｓｏｎ，“Ｔｈ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ｏｍｂ　ｏｆ　Ｍｅｒｕ（Ｎ　３７３７）ａｔ　Ｎａｇｅｄ－Ｄｅｉｒ”，ＪＥＡ　５２（１９６６），ｐｐ．３９－５２。

　　［摘　要］古代埃及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梦境。古埃及人除了记录梦，也试图理解梦，来自新王国时期的
《梦之书》就是古代人尝试解读梦境的有力证据。在这篇文献中，古埃及人将梦分成“吉”和“凶”，并根据原

则，诸如双关语、生活常识、风俗习惯、宗教传说等对梦进行解释。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检视，使我们进一步地

了解古代埃及人的精神世界；同时，古代埃及社会尤其是中下层人群所关注的问题在这篇纸草中也得到了

体现，有益于从侧面了解到了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另外，当时的埃及人可能建立了一套原始的人格理论，

这样的尝试在同时期的其他古代文明中是十分少见的。因此，关于《梦之书》的研究对于现代人进一步理解

古代埃及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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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在古埃及人的世界观中，世界是
由现世和来世两部分组成的。生者在经历短暂
的现世生活后，通过死亡到达永恒的来世。然而
鲜有人知的是，在古埃及人看来，现世与来世之
间还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梦境。在梦中
生者可以和死者或神祇交谈沟通，甚至受到他们
的某种影响。同时，梦也对古代人的社会生活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为此，古埃及的王室铭文、私
人自传体铭文、教谕文献、散文故事、诗歌等各种
题材的文献中都出现了关于梦的记录。当然，为
了揭开这一现象所隐含的秘密，古代埃及人也进
行了解梦的尝试。保存在《切斯特·贝提三号纸
草》中的拉美西斯时代的《梦之书》，就是迄今为
止所发现的最早的解梦文献。通过对这篇文献
的解读，不仅使我们了解古代人所关心的主要问
题以及他们对于自身和世界的一些看法，而且也
从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古代社会中下层人民的生

活状况。另外，类似于现代心理学中的人格分类

理论也首次出现在古代埃及文献中。

一、古代埃及人对梦的记录

“梦”这一词汇很早就出现在古代埃及文献
当中，“ｒｓｗｔ”是其最常见的一种形式。该词汇源
于动词“ｒｓ”，伽丁内尔将其翻译为“醒着的一种状
态”［１］５７８；福克纳将它解释为“醒来，警惕”［２］１５２；汉
尼根也认为该词的含义是“醒来，看到”［３］５０９。对
于它的名词变体“ｒｓｗｔ”，以上的埃及学家均将其
解释为“梦”。在用法上，与现代很多语言不同，
古代埃及语中的“梦”一词总是以名词的形式出
现。如果要表达“做梦”这一动作时，就需要与其
他表示“看”的动词搭配，如“ｍａａ”、“ｐｔｒ”、“ｎｗ”等
等。“ｒｓｗｔ”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王国时期（约公元
前２６８６年—前２１６０年）的一封写给死者的信
里①，直到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它仍广泛出现于各
类文献之中。
除了“ｒｓｗｔ”，还有一些词汇也可以表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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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其中比较常见的词汇是“ｑｄ”。该词的
本义是“睡觉”，可以用作动词或名词［３］９３７。从新
王国（约公元前１５５０年—前１０６９年）开始，一些
文献显示“ｑｄ”同时也具有了“梦”的含义。源自
这一时期的两篇自传体铭文中就在本该使用

“ｒｓｗｔ”的地方用了“ｑｄ”来代替。第三中间期时期
（约公元前１０８６年—前６６４年），很多放在护身符
中带有保护性质的小纸草卷都使用了“ｑｄ”作为
在睡梦中所“看到”的场景。甚至在另外一些纸
草卷中还出现了“ｑｄ．ｔ”这种形式。另外，“ｑｄｍ”
等一些词在某些文献中也被用来指代“梦”［４］１７。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献中并没有出现

“ｒｓｗｔ”或“ｑｄ”等标志性的词汇，但实际上也反映
了梦的内容，如图特摩斯四世的斯芬克斯石碑。
该文献中并未直接出现任何有关梦的词汇，但读
者仍能想象到神应该是在法老睡着时 （``．ｗｙ
ｎｑｄｄ）出现在他面前的［５］３２３。
虽然梦很少成为古代埃及文献所记述的中

心内容，但它仍出现在各种类型的文献中，包括
王室铭文、散文故事、书信、诗歌、带有巫术魔法
性质的诅咒铭文和驱除噩梦的咒语，以及解释梦
的《梦之书》等。根据现存的资料来看，在新王国
以前的王室记录中可能没有直接涉及梦的内容。
新王国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法老们采取
了与以往相比更加系统、复杂的宣传手段，而梦
也成为法老们显示自己的神性或者宣扬其统治

合法性的新渠道。第十八王朝阿蒙霍特普二世
的《卡纳克铭文》是新王国时期最早提到梦的王
室文献。在梦里，阿蒙神不仅将勇气带给法老，
而且彻夜守护他的儿子［４］４８。第十八王朝法老图
特摩斯四世的《斯芬克斯石碑》［５］３２３－３２４和第十九
王朝法老美棱普塔在纪念他击败利比亚入侵的

《卡纳克铭文》中都出现了对法老梦境的记
录［６］２４５。后者还首次描写了梦境里神的样子，但
是由于原文破损，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不过，
这些梦不论内容如何，记录梦的最终目的还是在
显示法老和神的紧密联系。第三中间期时期，中
央政权衰落，宗教首领和外来民族纷纷在埃及建
立起自己的政权。第二十五王朝时期（约公元前
７４７年—前６５６年），外来的努比亚法老们为了证
明自己的正统性，不仅大力推崇古代埃及文化，
同时也借鉴了一些埃及法老的宣传手段。例如

在《塔努塔蒙石碑》中，塔努特阿蒙宣称自己是在
梦里受到了神的启示，因此才北上征服埃及，意
在表明自己征服埃及的合法性［７］４６８。
宗教在古代埃及文明中占有很重要地位，它

不仅渗透到古代社会中的方方面面，而且深深影
响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
“ｒｓｗｔ”一词就是最先出现在宗教类文献《给死者
的信》中。在这些特殊的信中，梦成了生者与死
者发生联系的场所。生者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
死者，而死者也像神一样，可以通过梦影响生者，
甚至对生者造成某种程度上的伤害，只不过这种
伤害并非是肉体上的。同时，梦也出现在古代埃
及的诅咒铭文中。在一篇中王国时期的诅咒铭
文①中，敌人不但被诅咒遇到各种坏事，而且连睡
觉也会做噩梦。这可能就是古代埃及人对敌人
进行的某种“魔法攻击”［８］２００。可见，噩梦对于埃
及人来说是一件坏事，它的发生可能和魔法有
关。这种看不见的事物也可以具有很强的力量，
能对敌人造成伤害。
除了叙述王室生活和宗教活动的文献中出

现过关于梦的记载之外，梦还出现在题材各异的
文学作品中。但与王室文献不同的是，文学作品
中的梦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做梦者
可以享受梦中的景象，也可以因为梦而困惑，甚
至对梦产生恐惧。如在《辛努西的故事》里，梦在
作者的笔下便是一种非主动的，混乱的事物［９］２３１。
它能从某种程度上干扰做梦者的感觉，使他对外
界的认知发生混乱，导致在梦中弄不清自己究竟
身在何处［１０］１６６。而《能言善辩的农夫》则用类似
排比的结构提到了梦是被人“看”到的［９］１７８，这一
点也十分符合埃及人对梦的传统观点。在教谕
文献《普塔霍特普教谕》里，梦被看作是很短暂的
事物［９］７０。就做梦者本身的感觉而言，尽管梦中
的内容可能是纷繁复杂的，但醒来后发现时间可
能只过去了一会。另外，梦也出现在古埃及的诗
歌和颂诗当中。来自新王国时期的两首《竖琴师
之歌》②中都将现世生活比作梦一般转瞬即逝，从
而衬托出来世的永恒性［１１］１１５，［４］１９１－１９２。而另一首
写于拉美西斯时期的《阿蒙颂诗》则认为梦中世
界与现实的世界联系比其与阴间的联系要紧密。
同样，在两首新王国时期献给哈托尔女神的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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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诅咒铭文通常被书写在一些容易打破的器皿上，正文包括敌人的名字、部落或国家的名称，之后伴随有一些侮辱性的语言。这
些器物在仪式中被打碎，以象征诅咒生效。

《竖琴师之歌》是古埃及诗歌的一种题材，它们原本是演唱者献给死者的歌曲，演唱时伴奏乐器多为竖琴，因此而得名。这些诗
歌往往被刻写在墓地的墙壁或祭祀的石碑上，成为丧葬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也提到了梦。与王室文献中法老做的梦相类
似，哈托尔在第一首诗中通过梦和作者发生了接
触，并且对他施加了某种影响，将“喜悦放进我心
中”［４］１９５。而另一首颂诗也提到了神在梦中会为
普通人解答疑惑。这很可能是处于古代社会中
下层的人们在展示自己与神的紧密关系，以证明
自己得到了神的眷顾。

二、《梦之书》

尽管对梦的记录很早就出现在古埃及铭文

中，但是在新王国之前的文献中没有发现埃及人
解梦的确凿证据。来自拉美西斯时代的《切斯
特·贝提三号纸草》上的《梦之书》是迄今为止所
发现的最早的古埃及解梦文献①。
所谓的《梦之书》，其实并不是一本现代意义

上的“书”，它是现代埃及学家对这一类解梦文献
的统 称，也 有 埃 及 学 家 将 其 称 为 《解 梦 手
册》［１２］１９３。还有一些埃及学家认为这类文献像是
“一种专门解释梦境的医学文献，即将梦中的景
象转化为语言。”除了新王国时期的《切斯特·贝
提纸草》，其他的《梦之书》都来自后王朝时期，并
使用世俗体埃及语书写。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
世俗体文献中，还出现了专门解释妇女梦境的
《梦之书》。比如《卡尔斯伯格纸草》中就列举了
很多妇女的梦境，包括一些有情色意味的场景，
并对它们进行了解释［１３］１００。

《切斯特·贝提三号纸草》现存于大英博物
馆，编号为ＥＡ１０６８３，１９２８年被发现于戴尔·麦
迪那工匠村遗址的一个私人墓室中。该纸草卷
宽３５厘米，全长１７２厘米，使用祭司体埃及语书
写。纸草本身已破损，只有右页６至１１段保存较
完整。１９３５年，伽丁内尔最先整理了这篇纸草。
纸草右页第１列至第１０列第９行是《梦之书》的
主要内容，包括了１４０个“吉梦”和８３个“凶梦”。
该列第１０行至１９行是一段驱逐噩梦的咒语。第
２０行至２３行是书吏的签名。右页第１１列记录
了塞特崇拜者的特征和４个塞特崇拜者的梦。
《梦之书》中解梦的条目采用了固定的格式，每一
列都以相同的句式开始：“当一个人在梦中看到
他……”，之后是以某个中心词或某种动作为主
题的若干个梦。对于梦的判断是“吉”或“凶”，最
后还要对梦进行解释———“这意味着……”此外，
由于铭文中出现了关于“塞特的追随者”的内容，

我们有理由相信，纸草损毁的部分可能还对应记
录了有关“荷鲁斯的追随者”的性格特征和梦境。
而对于第一类人的性格描述和他们的梦的解释

则是在其他古代埃及文献里从未出现过的。
关于这篇纸草的书写年代，伽丁内尔认为，

它写成于拉美西斯时代早期，很可能是拉美西斯
二世统治时期 （约 公 元 前 １２７９ 年—前 １２１３
年）［１４］８。为此，他将这篇纸草和《哈里斯第５００
号纸草》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当中很多符号的
书写特征相仿，而后者经证实正是来自拉美西斯
二世统治时期。纸草所使用的语言是标准的中
埃及语，尽管一些单词的拼写带有拉美西斯时代
早期的特征。因此，伽丁内尔认为纸草最初的内
容很可能来自于中王国时期。而这篇纸草的是
否被古代人在实际生活中作为解梦参考，已经不
得而知。有一些埃及学家认为，从纸草的内容和
被发现时的状况来看，很可能它被当做了某种书
写材料或者收藏品［４］７０。因为与该纸草一同出土
的还有其他一些风格迥异的文献，包括文学作
品、备忘录、医学处方、咒语、颂诗和记录了家庭
和本地事务的文献等。不过，从拥有者用纸草右
面抄写颂诗和自己的信件这一点来看，他似乎并
没有将其看作是很重要的文件，很可能只是把这
篇纸草当作众多收藏品中的一个。

《梦之书》所记录的梦境包罗万象，涉及古代
社会的各个方面，例如自然现象（月亮、火、河
流）、动物（蛇、鳄鱼、驴、牛、河马、狗、鹤、鸵鸟
等）、植物（棕榈树、埃及榕树、百合、油莎草、小
麦、大麦、无花果、葡萄以及某种称作加伊斯的植
物等）、人物（从抽象化的人民、市民、亚洲人、舵
手、侏儒到具体化的母亲、妻子、姐妹等）、人体器
官（包括头发、嘴、手指、指甲、牙齿及生殖器等）、
生活中的各种物品（罐子、草药、果实、啤酒、衣
服、鱼叉、火等）、日常的行为活动（如种植草药、
赶牲口、爬桅杆、加工金属或石头、建造房屋、酿
酒、性交、照看儿童等）、居室和地点（如神庙、池
塘、井、花园、家中的墙壁、地板等）以及其他一些
十分奇特的内容（例如守卫猴子、吃排泄物等）。
而这些梦的素材，其来源肯定是古代埃及现实的
生活。因此，通过这篇文献，我们也能够对埃及
社会生活中诸如居住环境、食物种类、职业分类、
日常活动等一些细节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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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梦之书》与古代埃及人对梦的解释

不论梦是“人欲望的满足”［１５］１１８还是“无意识
精神自发的和没有偏见的产物”［１６］３０６，它都是人
类意识的产物。因此通过对梦境的解读，可以从
某种程度上了解做梦者的某些心理倾向，以及他
们所关心的问题等等。在古埃及的《梦之书》中，
通过对解梦条目的分析，也可以推测出一些当时
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根据埃及学家的统计，食物显然是古代人最

关心的问题，因为它在解梦条目中重复出现的次
数最多［４］７５。其次是关于名望或地位，诸如某个
人在他的人民或市民中的威望、他的官职甚至是
他在家中的地位的稳固与否也是经常出现的内

容。另一个人们较关心的主题是与自己敌对的
人或事是否会出现、针对自己的争端或审判会有
什么样的结果，而显然他们是十分渴望从梦境中
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和古埃及生活息息
相关的神也是古代人重点关注的对象。人们很
想通过梦的内容来推测自己是否得到了神的祝

福和保护，他是否惹怒了神祇，亦或是他的罪行
已经被神得知。对个人的财产及家庭生活状况
的担忧也时常出现在解梦的内容中。人们最不
关心的可能就是情绪、娱乐、书写和阅读，因而这
些内容出现的次数极为稀少。这些内容反映出
《梦之书》可能记录的是社会中层甚至下层人如
书吏、工匠和城镇居民的梦，因为生活必需品始
终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与王室宣传自己合法继
承地位的梦相反，普通的做梦者似乎常常对自己
在现实社会地位的稳固性感到忧虑，于是便寻求
梦中的启示。他们需要时刻为自己和家庭的物
质生活担忧，也就没有多少空闲关心精神方面的
享受。而对于教育普及率很低的古埃及社会，读
书识字只是少部分人的特权，因此这些也就不是
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由于没有任何同时期的文献相参照，对于

《梦之书》中古代埃及人解梦的具体原则已经不
得而知。不过，如果将这些条目与古代埃及文明
的具体内容相结合，也并非难以理解。例如铭文
中提到的“当一个人看见他向下航行：凶，这意味
着生活的倒退。”如果不清楚埃及的地理特点，可
能就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埃及盛行西北风，风
总是从西北吹向东南，因此在尼罗河中顺流而上
比逆流而下要轻松得多。而乘船逆流而下显然
将受到强风阻拦，甚至是将船向后吹回。因此，
这个意象也可以解释为生活将遭遇挫折，将发生

倒退。在解释梦的含义时，《梦之书》也使用了当
时的一些生活常识。如“当一个人看见他在梦中
吃无花果”就是不好的，因为这“意味着疼痛”。
因为在古代埃及，无花果常被用在某些药方中以
治愈疾病。而在梦中吃这种食物很可能是在暗
示身体上有疾病，所以将遭受疼痛。这种解释在
现代心里咨询中也常被用到。另外，将一个事物
解释为与它相反的事物，这一点在其他文明的占
卜术中也有应用，如看到一个人的死亡意味着他
会长寿。其他一些解梦的原则还可能来源于古
代埃及人风俗习惯、神话传说、俗语谚语等。
此外，通过对《梦之书》语句的检视，也可以

发现一些独特之处。该篇文献在解梦过程中时
常运用一些诸如双关语等“文字游戏”［１２］１９４。这
种现象也出现在古埃及以及两河流域占卜性质

的文献中，例如来自亚述帝国阿舒尔巴尼帕统治
时期的阿卡德语解梦文献在某些解梦的条目中

对双关语的应用就与《梦之书》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中一条解梦条目写道“如果一个人梦到他正在
吃一 只 乌 鸦 （ａｒｂｕ）：他 将 获 得 一 笔 收 入
（ｉｒｂｕ）。”［１７］９７然而，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古代埃
及，文字被认为是具有力量的，随意操纵它们将
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就导致古代人与现代
人在运用某些修辞手法的目的不尽相同。在古
代文献中出现的这些“文字游戏”并非只是出于
文学修辞或表达的需要，还可能与特定的社会背
景、宗教习惯等因素紧密相连。而且，由于古代
语言与现代语言的差异，其构成形式肯定也与现
代人所熟悉的形式有所差异。另外，由于梦中的
场景在很多时候是不清晰的，其所代表的含义是
难以理解的，而双关语的应用不仅可以描绘出梦
的特定内容，同时还传达了神的“信息”，从而消
除了做梦者的担忧。
在《梦之书》里，某种形式的文字游戏多是被

记录下的梦境（条件子句）和其解释（归结子句）
之间关联的纽带。具体而言，这篇文献中出现较
多的语言现象包括头韵、尾韵、一词多义、视觉双
关以及与当时的社会背景、风俗习惯相关联的隐
喻、转喻等等［１２］１９４－１９５。头韵是指在一组词或一
句话中重复出现开头音节相同的单词，其构成多
为辅音；与之相类似，尾韵是指相同词尾的辅音
在一组词或一句话中重复出现。这两种现象在
文中出现次数较多，例如（……）ｈｒ　ｎｈ３ｔｒｗｄ．ｔｉ
ｎｆｒ　ｎｈｙ．ｆ　ｐｗ　ｍ（……）（２．２３）；（……）ｈｒｄｉ　ｍ
ｆｄｔ　ｎｆｒ　ｓｍｎ　ｓ　ｍ　ｐｒ．ｆ（５．９）；（……）ｈｒ　ｗ`ｄ３ｉｄｗ
ｄ３ｉｓ　ｐｗ（７．９）；（……）ｈｒ　ｗｎｍ　ｉｗｆ　ｎ`３ｔｎｆｒ　ｓ`３．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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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ｗ（２．２１）；（……）ｈｒ（ｓ）ｈｍ　ｉｒｐｗ　ｄｗ　ｎｈｍ．ｗ　ｈｔ
ｔｗ．ｆ（９．１２）等等。其中２．２３句中的“ｎｈ３ｔ”和
“ｎｈｙ”、５．９句中“ｄｉ”和“ｆｄｔ”、７．９中的“ｄ３ｉ”和
“ｄ３ｉｓ”很可能就是头韵的形式，２．２１句中“ｏａｔ”和
“ｓｏａ”、９．１２句中的“（ｓ）ｈｍ”和“ｎｈｍ”就比较符
合尾韵的形式［１２］２０８。除了单个句子中的形式，可
能还有连续几个句子在一起组成符合韵格的形

式，如（……）ｈｒ（……）ｎｆｒ　ｇｓ３ｎ．ｆ　ｗ３ｔｐｗ（３．
１）、（……）ｍ３３．ｆ　ｇ３ｓｎｆｒ`３．ｗ　ｎ　ｈｔ　ｔｗ．ｆ（３．２）、
（……）`３．ｗ　ｎｎｙ　ｎｆｒ　ｈｔ　ｐｗ　ｈｄ　ｈｒ．ｆ　ｎ．ｓｎ（３．３）。
这三个连续的句子中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在不同

部分出现了“ｇｓ３”和“ｇ３ｓ”，而与之类似的是第二
句和第三句在不同部分出现了“`３”，虽然意思不
相同，但开头字母都是相同的［４］８３。
一词多义是某些词汇形式上相同，但在重复

出现时具有不同的意思。例如在（……）ｈｒ　ｍ３３
ｈｎｎ．ｆ　ｎｈｔ．ｗ　ｄｗ　ｎｈｔ．ｗ　ｎ　ｈｆｔｙｗ．ｆ（８．２）中，两个
“ｎｈｔ”虽然拼法上完全相同，但表达了不同的意
思。它在字典中的基本含义是“强壮的”，引申含
义又可表示“坚挺的”、“胜利的”［２］１３８，在８．２一句
中使用的就是后两种含义。视觉双关由埃及语
中某些限定符或其他一些不发音的拼写成分构

成，这就需要通过观察词汇结尾的部分来进行分
析。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上文所提到的（……）ｈｒ
ｆ３ｉ－ｔ３ｗｍ　ｈｄ　ｄｗ`ｎｈ　ｐｗ　ｎ　ｓｈｈ（８．３）一句中几
个关键词的定符。“ｆ３ｉ－ｔ３ｗ”的意思是“航行”，
多指船在尼罗河由北向南，即向上游的航行，而
恰恰“ｈｄ”表示的是由南到北的“向下游航行”，因
此前者的定符“风帆”和后者的定符“船”的方向
是相向的，这充分体现出它们之间的矛盾。正如
上文所提到的那样，由于风向原因在尼罗河上从
南到北的航行会受到强风阻拦，船容易被吹回，
因此整个梦可能就是预示生活会有所倒退，而
“ｓｈｈ”一词的定符恰恰就是反方向的腿，生动的
表现出“向后”的意象［１２］２０５。
除此以外，《梦之书》中还出现了比喻和象

征。例如在（……）ｈｒ　ｗｎｍ　ｉｗｆ　ｎ　ｍｓｈｗ　ｎｆｒ　ｗｎｍ
ｈｔ　ｓｒ　ｐｗ（２．２２）和（……）ｈｒ　ｗｎｍ．ｗ　ｉｗｆ　ｎ　ｍｓｈ．
ｗ　ｎｆｒ　ｉｒｒ　ｗｒ　ｍ　ｒｍｔ　ｔｗ．ｆ（５．１７）中，鳄鱼（ｍｓｈ）两
次都和官员（ｓｒ、ｗｒ）联系在一起。而将贪婪的鳄
鱼比作官员这种手法也出现在其他一些文献当

中。在（……）ｈｒ　ｓｆ．ｔ　ｋ３ｍｄｒｔ．ｆ　ｎｆｒ　ｓｍ３ｐ３ｙ．ｆ
ｉｒｙ　ｎ`ｈ３（４．１６）中牛（ｋ３）似乎就象征着战斗 （`

ｈ３）。而将牛和打击或杀戮联系在一起的情况还
出现在金字塔铭文中［１２］２０９。不过，鉴于无法获知
古埃及语言的读音和具体的语法规则，以上所列

举出的情况完全是基于现代人所创立的古埃及

语法体系所作出的推断，实际上可能并不能准确
的反映出古代人使用这些手法的真实用意。
另外，关于保护做梦者的咒语这一内容在古

埃及其他文献中也较为少见。另一篇保存较完
整的铭文来自《莱登纸草》，时间可以追溯到第十
九王朝（约公元前１２９５年—前１１８６年）［４］１０２。
《梦之书》的这段内容中，古代埃及人使用了“伊
西斯”作为母亲的原型，而做梦者就成了荷鲁斯
的化身，与其构成母子关系。咒语对于做梦者感
到麻木这一症状与现代医学中所说的焦虑的梦

或者噩梦的症状十分相似。古代人认为的噩梦
基本上是由所谓的“坏事”（ｊｗ．ｗｔ，ｃｍｓ．ｗ）和“恐
惧”（ｓｎｊ．ｗｔ）组成。火往往是驱散噩梦的必备之
物，这一点在这两篇铭文中都有体现。不过咒语
部分最后出现的“药方”又带有巫术的色彩，表明
了这部分内容的实质仍是带有巫术性质的咒语。
对于塞特崇拜者的描述也是这篇文献中独

一无二的内容。在古代埃及的神话体系中，塞特
神是暴力、混乱和疑惑等消极因素的化身。他本
人常常被描绘成坏脾气的、“红色的”神，性格中
充满愤怒和狂暴，是和谐的对立面。另一方面，
他又被描绘成代表力量、机智的保护神，同时也
是金属之神，古代埃及人就将铁称之为“塞特之
骨”［１８］１９７。而《梦之书》中的塞特崇拜者身上也体
现了这位神的性格特征。由于原文破损严重，这
些“崇拜者”的姓名不得而知，不过显然他们都比
较长寿。他们可能都长着红色的卷发，腋下、胡
须、眼眉可能也是红的。他们是暴力的、颓废的、
堕落的人，同时也受到女人们的欢迎。他们喜欢
饮酒，可能是王室成员但行为却像普通人一样粗
俗，连着装都可能是亚洲人的打扮。他们可能离
群索居，远离正常的村镇。事实上，有如此性格
特征的人并非是凭空捏造的，他们很可能真实存
在于当时的社会当中。从戴尔·麦迪那工匠村
中的一些信件和账目，以及带有教谕性质的文献
中都可以找到对这类性格的人的描述［４］７４。
古代埃及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梦境。虽然保

存下来的相关文献不多，但从其时间跨度较大、
涉及文献种类较多、记录的内容较丰富等特点来
看，梦的确受到了古代埃及各阶层的关注。作为
一种神秘的事物，梦可以被统治者用来作为政
治、宗教宣传的手段，也可以是生者和神或死者
交流的媒介。同时，梦还可以具有一些象征的意
义。一些文学作品中就将它和混乱、短暂、不可
靠等消极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除了记录梦，古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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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也试图理解梦。来自新王国时期的《梦之
书》就是古代人尝试解读梦境的有力证据。在这
篇文献中，古埃及人将梦分成“吉”和“凶”，并根
据某些原则，诸如双关语、生活常识、风俗习惯、
宗教传说等对梦进行了解释。通过对这些内容
的检视，使我们进一步的了解古代埃及人的精神
世界；同时，古代埃及社会尤其是中下层人群所
关注的问题在这篇纸草中也得到了体现，这就使
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了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
除此之外，埃及人还曾使用了类似于医学纸草中
的咒语来保护做梦者，这点在《梦之书》也得到了
证实。另外，当时的埃及人可能建立了一套原始
的人格理论，文献中所提到的关于“塞特的追随
者”性格的描述和他们的梦就是很好的证据，这
样的尝试在同时期的其他古代文明中是十分少

见的。因此，关于《梦之书》的研究对于现代人进
一步理解古代埃及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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